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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档上映的广东动画电影中，除了

经典IP动画电影《开心超人之英雄的心》

和《猪猪侠大电影·海洋日记》外，还有新

创IP动画电影《迷你世界之觉醒》，与源自

电视动画的熊、羊、猪等经典IP动画电影

不同，该片源自游戏《迷你世界》，体现了

当今电影“影游融合”的发展趋势。

顾名思义，影游融合电影融合了电影

与游戏两种媒介特征，它们或改编自游戏

IP，或具有游戏的影像及叙事风格，或将

游戏嵌入电影叙事之中，能让观众在电影

中得到电子游戏般的体验。影游融合电

影随电子游戏的盛行而诞生，2001 年，好

莱坞将电子游戏《古墓丽影》改编为电影，

此 后 又 拍 摄 了《生 化 危 机》系 列 电 影

（2002-2017)，《寂静岭》（2006），《极品飞

车》（2014），《魔兽》(2016),《愤怒的小鸟》

(2016)等众多根据游戏改编的电影。国内

的游戏改编游戏尚在起步阶段，且多是动

画电影，如《摩尔庄园冰世纪》（2011），《赛

尔号大电影》系列（2011-2019），游戏改编

的真人电影则有《侍神令》（2021）等。《迷

你世界之觉醒》是游戏改编动画电影又一

尝试。

《迷你世界》是由深圳市迷你玩科技

有限公司运营的 3D 沙盒创意游戏，玩家

能够发挥个人创意，用简单的方块创造出

无穷变化，庞大丰富的三维世界。游戏平

台自2016年推出以来深受欢迎，目前全球

月活突破1.3亿，海外月活突破1500万，平

台注册开发者数量达100万。庞大的用户

群体给《迷你世界之觉醒》动画电影带来

了粉丝优势，但游戏改编电影所要面对的

游戏本身缺乏成熟剧情的问题仍然是影

片创作必须面对的问题。怎样兼采两种

媒介之长，扬长避短，做好影游融合？该

片从多方面进行了努力。

故事类型与人物设置是游戏改编电

影面临的首要问题。游戏本身并没有固

定的故事线和任务，影片选择的可能性很

多，而不同的选择带来的可能是面貌完全

不同的影片。《觉醒》的主创从开始便明确

了要做一个青少年热血冒险的故事，并选

择了游戏《迷你世界》中的原始人卡卡这

一形象为男主角，讲述他经历磨难最终成

为英雄的故事。这无疑是一个兼顾了电

影与游戏特点的选择。从电影角度看，英

雄成长一直是电影最受欢迎的主题，英雄

的冒险历程也永远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

这也是同期上映的《开心超人之英雄的

心》和《猪猪侠大电影·海洋日记》作出同

样选择的原因。从游戏角度看，冒险游戏

一直是广受欢迎的游戏类型，角色在游戏

里勇往直前，发挥聪明才智探索未知世

界，达成任务目标的过程也像极了英雄成

长的过程。《觉醒》选择的主角卡卡（以及

妮妮）是《迷你世界》游戏玩家第一次进入

游戏就会接触到的初始角色，具有广泛的

受众基础，容易为粉丝观众所认同。

人物的完善与塑造也是影片要解决

的问题。游戏里的卡卡并没有完整的故

事线，影片不仅要为卡卡设计完整的故事

线，还要从出生、经历、性格等各方面完善

和丰满人物。根据设定，卡卡是一个坚强

乐观，不畏艰险，勇敢与黑暗势力做斗争

的少年英雄形象。但如果只具有勇敢坚

强，不畏艰险的一面，卡卡就只会是一个

单薄的扁平人物。如何使之成为一个丰

满生动的圆形人物？主创提出：“我们希

望卡卡能够获得能力和精神的双重成

长。”怎样使卡卡获得成长？《觉醒》的解决

方式带上了游戏的特点。片中卡卡被设

定为天生自带BUG：他体内同时拥有正邪

两种强大的力量，当被邪恶力量控制时，

他便成为了邪恶力量的傀儡。而要摆脱

和战胜邪恶力量，卡卡就必须在能力和精

神上得到成长。围绕正邪两种力量的斗

争，卡卡便有了由善到恶，又以善胜恶的

变化，在此变化中，影片不仅完成了卡卡

的英雄之旅，也弘扬了坚定勇敢、坚守初

心的精神。片名中的觉醒，不仅是卡卡体

内邪恶力量的觉醒，更是卡卡精神意志的

觉醒。

人物塑造的方式反映出《觉醒》在电

影化的同时也保留着游戏的特征。此类

游戏特征在片中还有很多。

影片的角色配置具有游戏特点。卡

卡身边的妮妮、巴拉贡和熊仔等就像是他

的队友，担任着助攻的角色，地下人奇多

也是助攻的NPC，给了他找到黑龙的线索

——一首童谣和一个武器长矛。配角们

的形象在银幕上也得到了丰富。妮妮又

美又飒，能够独当一面。酋长小事上看似

幽默糊涂，但对待正事绝不含糊，比传统

严肃的大家长更为客气。熊孩子调皮可

爱，自带团宠性质。

《觉醒》的情节设定也具有明显的游

戏特征。卡卡觉醒打败虚空军团是其成

长目标，也是游戏目标，卡卡从部落到地

下世界的冒险过程也是游戏过程。他一

路上遇到和解决的各种危机和困难，则类

似游戏里的各种支线任务。

《觉醒》的场景设置既与游戏相关联，

又发挥了电影大银幕的优势。影片主要

构建了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地上是原始

部落生活的正常世界，地下则是充满危机

和冒险世界，以及源之境、黑龙钟内世界

等众多场景。这些场景均源自游戏设定，

电影更突出了他们的绚丽奇幻。再加之

食人花，大石龟等许多独特的珍奇异兽，

珍稀植物和特殊?种，共同营造出一个绚丽

浪漫，奇幻神秘的世界。

随着当代游戏产业及文化的发展，

“影游融合”类电影越来越常见。尤其知

名游戏IP更是深受电影投资者欢迎。但

由于自身故事的缺乏，游戏改编电影从来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觉醒》从类型、人物、

情节、场景等多方面进行探索，力图在创

作中兼顾游戏及电影的优势及特点，为

“影游融合”电影作出了新的探索。该系

列如能有后续之作，希望能够更加大胆，

突破现有套路，创作出更新更好的作品。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电

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隐入尘烟》：驴与麦子的生命形态

粤港澳电影专栏

《隐入尘烟》的市场成绩应该是多年

来默默坚守乡土叙事的导演李睿珺始料

不及的。李睿珺十五六岁从甘肃张掖高

台县罗城镇花墙子村走出，而他的电影镜

头，从《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

了》（以下为《白鹤》）、《礼物》（短片）、《家

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以下为《水草》）、《路

过未来》，直到这部《隐入尘烟》，始终朝向

家乡，持续探究着中国河西走廊地区农牧

社会内部发生的现代性剧痛，发生在个体

与土地之间的巨大撕裂又根深蒂固的联

系，凝望着这片荒漠废墟与水草绿洲之间

的人们正在逝去的、已经逝去的、难以寻

回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他们是现代化进

程中被抛下的失地老人和留守儿童，是在

城市化进程中被引流到都市而用完即弃

的农民工一代，以及迷失于家乡与他乡之

间的年轻的农民工二代。

到了《隐入尘烟》，他的影片里第一次

出现了依靠“身体劳作与土地进行能量交

换”的中年农民，尽管他们只是乡村主流

社会之外的底层弃民。然而正是这两个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失语者，在低如微尘

的艰难求存与相互支撑中完成了各自生

命的复苏，并以其顺从与接受、勤谨与包

容定格了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消逝前的

一代遗民肖像，让观众得以一瞥“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的传统中国人深重绵长的情

感方式。

影片纪录了农夫马有铁和村妇曹贵

英的一段为时不长的包办婚姻，将二人带

有封闭色彩的生活与劳作，书写在了一幅

幅以饱和的赭黄为主的暖色画卷上，并以

四季的生长收藏标记出一种生死往复的

时空观念，回应着卑微者存在与隐没的命

运与价值。影片对人物命运走向、空间依

存方式、生命的时间形态都进行了物质现

实、文化隐喻与生命感知的多层叙事，将

李睿珺电影一直以来的废墟景观与文化

凝视收束到人物身上，将其创作提升为一

曲人性的挽歌。

驴与麦子：被抛弃的与被唤醒的

《隐入尘烟》的两个人物来自西北偏

远地区的农村，来自这个农业荒废的社区

内部的最底层。镜头在凝视与跟踪他们

被社会结构性地遗弃、被欺侮与驱逐、被

时代更迭的烟尘堙灭的过程时，也描绘了

他们因为被迫独立生存而获得的短暂的

爱的唤醒与生命的复苏。两个过程同时

发生。

多年来，马有铁自比任人使唤的驴，

而曹贵英自认为连驴都不如；马有铁曾住

在驴棚鸡圈边的矮屋里，曹贵英睡在连遮

风挡雨都不能的窝棚中。当两人被各自

家庭当做包袱丢弃后，他们来到连片的黄

泥废屋里择生，除了一头被嫌弃的老驴跟

着，他们没有积蓄，没有祝福，他们有限的

破旧家当：铺盖、炕桌、窗帘、喝水的玻璃

罐……甚至喜字，都是马有铁使用多年

的。他们的婚姻仪式是一张不情不愿麻

木忍耐的结婚照和一场沙漠里祭向亡者

的告白。婚后第一件事是被村民们上门

胁迫，进城给全村最富的包租户献血。此

后他们的婚姻生活始终伴随着两条线索，

一边发生在他们与土地之间：相互扶持，

土里刨食；另一边发生于他们与社会之

间：拉去献血、唤去运家具、不断被驱

赶……

对于土地，与其说婚姻给了他们自主

生存的空间，莫若说他们被合法放逐到了

农耕时代自生自灭：在闲置的土地上耕

种，在废弃的空屋里起灶，用原始的农具

耕地，修能力所及的泥土房。驴子是他们

的苦难兄弟，麦子的精神成为他们的精

神。麦田上的播种、插秧、除草、收割、打

谷，让他们咀嚼着麦子的一生，也唤醒着

农民朴素的生命感知。土地对麦子的孕

育、季节对燕子的召唤、流水对蝌蚪的养

成，农耕文明的生命伦理，就是每一粒种

子都值得尊重。尊重让他们成为彼此的

一道微光，越是卑微，越是珍惜。马有铁

小心呵护女人的残疾带来的一次次尴尬，

曹贵英心疼男人为富人输血的每一分

钟。影片几个重要的灯光段落参考了乔

治·德·拉·图尔的光线设计：女人冬夜送

水的一簇电棒光、男人“电抱鸡”的灯影摇

曳、雨夜反复跌倒时被两人的电光照亮的

大片雨线——在冷暖光对画面的争夺中，

影片以越来越多的暖光来刻画他们之间

的情感变化。越是活得艰辛，越能感受相

互扶持的温暖。僵直的表情松动了，有了

牵挂，有了交心的对话，有了十个鸡蛋带

来的生活目标，紧绷的嘴角弯曲成笑意，

不期而至的温情暖意让他们的生命从未

变得如此值得。

然而马有铁和曹贵英始终是两个无

名者，除了各自家庭为抛弃他们组织相亲

时、村里公布名单逼迫献血时，以及城里

报道特困户的分房政策时，没有人记得他

们的名字，更多时候他们被叫做“遭瘟

货”，跟当地人骂驴是一个唤法。在农业

凋敝、房屋空置、农村空心化、农民脱耕的

大环境下，他们回归到赤裸裸的农夫一般

的存在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微不足

道的。

因为这俩人对土地的依存关系，并不

存在附着性，只是临时的，缺乏足够的社

会性支撑。或者说，他们是落在两种文明

系统夹缝中的无足轻重的瞬间存在。一

方面他们被传统的前现代社会的乡土文

化体系抛弃：男老女残，他们的身体完全

丧失了乡土伦理中传宗接代的核心价

值。所以即便他们之间有了恩爱，仍然会

被村民们嘲笑和嫌弃。另一方面在农业

社会的现代性变迁中，他们不仅无法在城

市化过程中获利而且还要遭遇进一步的

吸血和剥夺。面对外部世界的商业逻辑，

处于农耕文化中的人不知道为自己发

声。农业资源（土地、麦子）转化成货币资

本的过程中，普通农民既不掌握控制资源

的话语权（村长与三哥是有的），也不是从

事农业资源批发的中介人（张永福是有

的），何况是连普通农民都欺负和无视的

有铁与贵英。

被两种文化体系双重抛弃，“瘟神”与

“闲王”组成了最低维度的共同体，以让

“抛弃”合法化。抛弃与重生的两条逆向

叙事线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观众越是与

人物发生共情，越是难以用惯常的“现代

性的文化批判”或者“城市化的文化乡愁”

进行阐释。

如麦子般复苏的生命没有改变人物

的社会性，一旦有社会关系介入马有铁和

曹贵英的二人世界，他们仍被他人、也被

自己视为“驴”一般的存在。夹在两种文

明中的“低价值感”，让他们在人群中无地

自容。整个村庄的社会视野中，他们就是

损不足奉有余的那部分。自然的回馈与

社会的剥夺并行不悖地发生在他们身

上。所以不管是用影片《莫娣》（2016）、

《绿洲》（2002）来同类重获个体价值的“边

缘人的爱情 ”，还是用《小森林》系列

（2014-2015）来比对城市人久违的“乡村

诗意”，都大大地遮蔽了本片厚重的现实

批判。

包容的土地止于“桥头”

《隐入尘烟》的空间叙事复杂多义，实

则在于传统的乡土文化空间与两个当代

遗民的低物质生存空间重合在了一起；同

时，乡土空间的时间化处理，导致封闭的

生命感知空间在其中又进行了一层叠

加。这种设置曾在《水草》的壁画场景中

小试牛刀，而《隐入尘烟》是全片的、结构

性的、剧本阶段就存在的。

影片中有一个标志性的地点：水渠上

的桥头，出现过四次。它位于两个零余者

相互舔舐、情义有应的开端处（深夜送

水），也是二人不幸命运的最终丧情处（命

断水渠）；既是二人世界情感升温、对外示

威的誓情处（抱妻坐车），又是二人亲密相

处中最浓稠、最私密的藏情地（水中搓

背）。

作为地理空间，桥头是村子里黄泥老

屋废墟与新瓦红砖建筑的界碑，是笔直的

水泥公路与蜿蜒的乡村土路的分界点。

作为社会空间，这里是滞留在乡村的老汉

婆子们经常聚集的闲话处，而对于马有铁

和曹贵英，桥这头是他们独立生存的自然

空间，桥那头就是与城市化发展、价值交

换、血亲社群发生关联的社会空间。影片

将二人情感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设置于

此，恰恰因为此处空间的复合性给人物带

来的巨大压力。以上几个场景里，马有铁

和曹贵英的双人镜头始终处于一种随时

被外来者侵犯的紧张感中。这种紧张，夜

晚源于划破夜空的车流声或刺眼的车灯，

白日源于众人冷漠围观的视线或冷嘲热

讽的评论。不管是车声、灯影还是他人注

视与评论，都让他们的双人镜头具备着应

激反应的封闭性，代表着二人之间撑起的

情感空间。

这样的声画关系处理的双人镜头，在

影片中多次出现，特别是在影片前面的冬

与春的段落里。马有铁与曹贵英往往以

中景或全景景别居于画面中心，画外指责

的、索讨的声音则出现在近景景别中，制

造出憋屈感的二人空间。他俩越是身处

前景，越被封闭在他人的话语权中，以显

示这个情感空间同时具备不被世人包容

的社会性。

如果说马有铁与曹贵英生命觉醒的

自由意志，在空间表现上是垂直的：日出

日入，仰头揩汗，俛首锄犁，梁上归巢燕，

脚下走地鸡，夜长屋顶消夏，农歇水里摸

鱼。那么在水平方向，他俩不仅窘促于一

辆老木残辕的驴车，还止步于分割现代性

与阶层性的地标处——“桥头”。

周而复始与永将逝去

如果说在《隐入尘烟》之前，李睿珺电

影的生命时态是以人物标注的：孩子是未

来，老人是过去，年轻人是当下。那么在

《隐入尘烟》中，两个时代遗民的生命时态

则表现得更为复杂。这里出现了两种时

间，都代表着过去。一种是麦子的时间，

对应着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日历，是麦子在

冬藏春生夏长秋收中循环往复的时间。

一种是尘烟的时间，对应着被结婚证定格

的2011年的印戳，是房屋院落被一一推倒

后烟尘哄起的瞬间。前者是演绎了上千

年的过去，后者完成了对前者的最终掩

埋。不管观众怎样猜测马有铁的结局，他

们夫妻二人终将离世，只不过在死亡到来

之前他们共同在麦子的时间里，得到过短

暂而永恒的复活。

麦子的时间为凝固的晶体结构，是传

统的农耕文明中，土地给予每一个“饬力

以长地财者”周而复始的不变的回应与接

纳。摄影王维华参考了安德·鲁怀斯的农

民画和弗朗索瓦·米勒的田园画，以全景

和大全景，刻画低物质需求的两个人物为

黄天厚土的自然空间所收容的样子，同时

以自然界的大线条与人物对比，放大了二

人遗世孤立的处境。以农夫的四季空间

塑造时间，马有铁和曹贵英被贬低的低流

动性社会的价值逻辑，在这种生死轮回的

东方式的时间晶体里得到对接。在这里

雨槽瓶瓶的哨音、莜麦麦芒的转动、蛋生

鸡后孵出的第一个蛋，都是晶体之诗的复

沓结构。在晶体时间里，他们二人的共同

生活不止一年。

尘烟的时间是现代性的时间，犹如

一个灭点，在马有铁和曹贵英结婚的那

一天就出现了。它可以表述为“永将消

逝”。尽管 2011 年是一个被修改过的时

间，是片尾字幕结束后又被追加了一次

的字幕。它决然推翻的性质是同一的。

尘烟的时间会伪装成一种未来时，犹如

被社会的线性发展赋予了使命，以不断

追加的“现在”，结束过去，结束前一个文

明，以及被遗落在前一个文明中的两个

“瘟神”。

李睿珺说，有些时候不是你想死就能

死的。在观众对结尾的种种解读中，有人

参考《老驴头》与《白鹤》说住进楼房的马

有铁也许是一罐骨灰。有人说体会到了

爱与尊严的马有铁再回去做驴，被侄子继

续挟制利用，相比他的死亡更加残酷。无

论如何，马有铁与一个残疾女人一头驴一

起，一担泥一桶水一块砖一苇席地建起的

家，被推土机瞬间轰塌，置换出一笔交易

和一段政绩，再次成就了围观的人。这对

脆弱夫妻隐入尘烟的命运早已写在了包

办婚姻之始。对于影片的结尾，不管是

《利维坦》（2014）式的——一个时代被资

本与权力的机械长臂轰然推倒，还是《凯

撒必须死》（2012）式的——囚徒遇见了艺

术，房间才真成为囚牢，《隐入尘烟》都没

有辜负这片大地上醒过的灵魂和朴质的

生命。

被新冠病毒改写了生活秩序并面临

价值重启的城市观众与《隐入尘烟》中最

底层、最边缘的人物共情。共情的不是无

以为诉的苦难，而是在活着的微尘里，识

别出爱的能力。


